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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如何授人以渔

科普作家、科普电影导演、“文津图书奖”获得者汪诘：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科普巨匠都有着智慧的头脑、耐烦的心。
尼尔·泰森，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科普作家、科普节目主持

人，在工作之余，他耐心回复了数百封信件，并把其中101封回信
结集成册，编成了一本书——《把宇宙作为方法》。

有一位来信者说，自己在剧院工作时，突然看到一个完全相
同的自己站在对面，只是性别不同。来信者认为，自己见到的是
平行宇宙的入口。

泰森的回复很有启发性，他建议，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可
以做一些科学实验。比如，问一问身边其他人，能否看到自己看
见的景象；自己看到的景象，能否被镜子映照出来；自己看到的
对方，能和自己互动吗……

泰森没有直接评价来信者遭遇事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而是
提出实验的方法，目的是希望来信者能够从逻辑上区分两件事，一
是自己脑海中的想象，一是自己脑海之外客观存在的事实。

泰森强调，思考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类似的道理，中国古人形
象地表述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授人以渔更考验智慧与耐心。科普作家汪诘主持的《寻秘自
然》系列科普纪录片，以民间团队的力量耐心制作出高质量的科普
电影，专业人士评价：《寻秘自然2》以更生动具象的方式强调了科
学思维的不可或缺和无穷魅力，是我国科学影视的一个里程碑。

还推荐你读汪诘的《时间的形状》一书，为如何传播科学思想、
方法和乐趣提供了一个佳例。 王永芳

【
访
谈
】

科普电影需要更多的“中国造”
读+：最近，您在为科普电影《寻秘自然》系列电影的

点映忙碌。请您介绍一下拍摄这一系列科普电影的初
衷。您是如何从科普作家转换到科普电影创作者的呢？

汪诘：我走上职业科普作家的路，有很大的原因是
受卡尔·萨根的著名纪录片《宇宙》的影响。在我有了
孩子之后，每当我想找些科普纪录片来给他们看时，能
找到的几乎还是BBC、Discovery和国家地理这些国外
大厂的作品，片子里提到的也大多是国外的科学家和
科学成就。

我认为，科普电影需要更多的“中国籍”。怎么才
能让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通过科普
方式多展现一些？

作为一名职业科普人，我清楚地知道我国真实的科
研实力与大众认知之间那道深深的鸿沟。我希望中国
科学家在科学领域作出的卓越成就，不只是出现在简短
的新闻报道中，而被海量的娱乐和消费信息所淹没；我
更希望孩子们能够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像这些科学家
前辈一样思考和探索，并且从中获得快乐与成就。

我们团队是在2019年下半年决定做《寻秘自然》系
列影片的，这一年我41岁，说实话，别说拍电影了，连做
短视频我都不会。我完全是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写科普
电影剧本、如何做导演。

当时我给《寻秘自然》的定位是大型原创科学纪录
片。我先从临摹开始，然后一点点创新，最终形成我们

自己的鲜明特色。我的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最终拍
出能走向国际舞台、与欧美大厂一较高下的科学影视
作品——这个牛吹得挺大的。当时我在自己的自媒体
中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收到过不少冷嘲热讽的留言。

在《寻秘自然》项目启动的时候，我就公开了自己
五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步是投资100万元拍《寻秘自
然1》。为什么是100万元呢？因为这是我们当时自掏
腰包最多能拿得出的金额，也是我们作为公司来说能
承受的最大风险。

说实话，尽管有了战略规划，但如何去实现，我完
全不知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理解那些当初
听到我这个计划，认为我是痴人说梦的朋友。我最终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也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

读+：自掏腰包去拍科普电影，过程顺利吗？
汪诘：自筹 100 万元去拍《寻秘自然》第一季的时

候，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收回成本，只是有一种内心的渴
望和冲动，希望临摹那些欧美大厂的影片，走到大自然
中去拍一点精彩的东西。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
团队完成了《寻秘自然》第一季。

在上线前（虽然拿到了“龙标”，但并没有去院线发
行，而是在网络平台播放），我们想到了一个类似募捐
的收钱方法，就是发售《寻秘自然》的爱心大礼包，最低
只要399元就可以在影片的片尾挂名，并且收到我们的

实物纪念品。万万没想到，这个礼包的销售额远超我
们的预期，居然卖出了将近70万元的总额。一口气赞
助我们10万元的朋友有好几位，这真的是让我们团队
喜出望外，一下子就收回了70%的成本。再加上很多自
媒体平台的流量分成，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收入，《寻
秘自然》第一季的100万元的成本居然奇迹般地基本上
收回了。

这样一来，我们继续投资拍摄《寻秘自然》系列下
一部影片的信心就有了，没想到这一拍就是整整3年，
也就是目前正在全国超前点映中的《寻秘自然：地球往
事》和《寻秘自然：无形之力》（这两部影片是同时拍摄
的，后面我简称为《寻秘2》）。

令我没想到的是，让科普电影正式登陆院线、走上
大银幕，它的难度竟然比拍电影本身更大。这期间我
们也是四处碰壁，经历各种挫折。然而，在我们的死磕
下，今年，终于让这部24年来唯一的一部国产科普电影
正式走进院线。

《寻秘自然：地球往事》和《寻秘自然：无形之力》将
于2024年暑假期间在全国院线正式公映，我们开启了

“星火点映计划”，让一部分观众可以提前观影。这个
计划说通俗点就是“拼团看电影”的意思，任何人都可
以在我们“寻秘自然”的微信公众号中开一个团，指定
全国任何一家影院在任何时间放映，只要能满足成团
的最低人数条件（通常是30—50人）即可。

科学知识易得，科学思维不易得
读+：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您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

哪些？您最想表达的科学问题、科学精神是什么？
汪诘：我的受众年龄分布很广，从 8 岁到 80 岁都

有，不同年龄段的人好奇的问题是不同的。但我发现
一个规律，越是小的孩子，问的问题反而越“大”，随着
年龄的增长，人们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举个例
子，比如，小学生和初中生最喜欢问的问题是：黑洞的
里面有什么？宇宙是怎么来的？地球是怎么来的？生
命是怎么来的？宇宙中有外星人吗？宇宙会毁灭吗？
太阳会爆炸吗？

你发现没，这些问题都是特别大的终极问题，说明
人类的基因中已经刻入了“仰望星空、思考宇宙”的好
奇。

到了高中阶段，问题的风格就变成这样了：AI会不
会消灭人类？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人
的眼睛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学生物还是学物理更有可
能做出科学成果？基因编辑技术会不会造出怪物来？
这些问题已经比较聚焦了，至少不再是一些比较终极
的大问题了。

到了成年人，很明显地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有孩
子前和有孩子后。

有孩子前，人关心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前沿科技
类的问题，比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登陆火星，核聚

变技术何时能实现，人工智能会不会拥有自我意识，
等等。

一旦有了孩子后，画风突变，基本上围绕着怎么带
娃的问题了，比如：我该怎么给孩子做科学启蒙，怎么
给他挑选科普书，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该怎么回答孩
子，怎么培养孩子的科学兴趣，等等。

当然，我上面的总结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律，不是说
人人都这样。其实，在成年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依然
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我上面举例的那些问题确实也是我们科普工作中
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
科普的重点。我真正想科普的问题其实是类似下面这
样的问题：我该如何区分观点和事实？什么样的证据
才是可靠的证据？我该怎样质疑一个观点或理论？怎
样解释一个现象才是科学的？如何判断我读的这些内
容靠谱？

你可能看出来了，上面这些问题聚焦的并不是具
体的“科学知识”，而是“科学思维”。

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有了强大的AI后，想
要找到一些科学问题的标准答案实在是太容易了，AI
比人回答的准确得多。因此，给出科学问题的标准答
案，在我看来其实意义并不大。科普的真正价值在于
帮人在思维和认知层面上的升级，这也是我的科普纲

领：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我做的所有科普节目，都是在践行这个科普纲

领。不管是讲科学故事还是科学知识，我最终的目的
是帮助别人掌握科学思维，一个人只有掌握了科学思
维才有可能具备科学精神。

读+：您曾提到一个公式：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
学知识。并表示，如果这两样具备了，那么就可以说是
一个具备了科学精神，或者有了基本科学素养的人。
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公式表达的具体内涵吗？

汪诘：我可以换一种更通俗的表达。一个学富五
车的理科博士，也可能是科学精神缺乏的人，他也有可
能被保健品骗局或者各种伪科学欺骗，因为他缺乏科
学思维；而一个空谈科学思维，却缺乏基本科学常识的
人，也不可能具备科学精神，反而会变成令人反感的杠
精。

科学知识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我们从小到大，只
要受过教育，就或多或少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但
是，科学思维不容易获得，大多数人在学生时代，是没
有学习过科学思维的，成年以后就更少有机会了解什
么是科学思维。所以，一个人的科学知识不可能为零，
但一个人的科学思维真的有可能接近零。正是因为这
样，我才觉得现在做科普，最重要的是科普科学思维。

科学求真并非求真理，而是求真相
读+：您曾表示，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

神。我们应该怎样培养科学精神？
汪诘：刘慈欣老师曾经这样表达，“今天的中国，科

学精神依然只是旷野中的一堆小火苗，一阵不大的风
就能把它熄灭”。守护这堆小火苗，把科学精神传承下
去，并且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对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这也是我们每一个
科普人的职责和价值所在。

要培养科学精神，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
在我看来，科学精神包含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其一是
对“科学”这个词本身的理解；其二是对科学思维的具
体运用。如果要说得更简单点，我觉得科学精神就是
一种“求真”的精神，但是，这里的“真”并不是指“真
理”，跟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科学家其实并不关心真
理，他们只关心理论模型和实验观测的相符程度。这
里的“真”指的是“真相”，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有证据支
撑的事实，二是科学共同体对某一问题的当下最新理
解（会不断发展更新）。

读+：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更是一种思
维方式。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应该如何养成？

汪诘：这些年的科普工作给了我不少启示，我总结
了科学思维的15条，当然这只是科学思维的一部分，并
不是全部。这15 个要点分别是：一、能区分事实和观
点。二、了解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三、知道什么是信
源。四、能大致判定信源可靠度。五、能用统计的眼光
看现象。六、能区分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七、能区分
因果性和相关性。八、懂得基本的逻辑规则。九、知道

什么是类比，什么是逻辑推演。十、了解谁主张谁举证
的基本概念。十一、了解科学共同体是怎么回事。十
二、能区分哲学思辨和科学思考。十三、能明白经验不
等于规律。十四、知道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的含
义。十五、能判断一个观点是否具备可证伪性。

在我看来，学生学习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听科学
史的故事，了解科学家如何给一个个难题找到答案。

因为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科学家的
思考方式就是科学思维，通过故事了解科学家的思考
方式，就等于在学习科学思维。如果你的科学思维能
够运用到日常生活中，首先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那你就
是一个具备科学精神的人。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掌握科学的知识点，而是掌握
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其实是有了科学
思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是一种不找到真相不罢
休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来源于对科学思维的正
确理解。

读+：科普作品需要怎样的标准？科普传播需要怎
样的人来合力推进呢？在您看来，我们的科普之路可
以怎样做得更好？

汪诘：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属于这个职业自己的职
业操守。“科普”是一个职业，也不例外。我给自己定的
职业操守是以下这几条：所讲述的科学知识和数据都
要有可靠的信源，至少主观上应该尽可能找到最为可
靠的信源，尽可能通过多个渠道证实，而不是随便看到
一些东西就拿来当事实用。质疑精神是一个职业科普
人首要具备的精神。

如果发现自己搞错了某些知识点，那么一定要尽
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修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抱着无
所谓的态度。

在一些尚未有结论的科学问题上尽量不发表自己
的猜想或者假设，尽量引述该领域科学家的观点。如
果要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一定要特别说明这是
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不是科学家的观点，以防误导公
众。

虽然我明知用神秘主义或不可知论的手法来讲述
一些科学界还没有公论的现象，会获得最大的传播效
果，也最能激发公众的兴趣，但我坚决不用这种手法。
因为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世界观违背了我做科普的
首要目标。

在不违反上面这些原则的前提下，我会尽可能地
用读者喜闻乐见、最容易听懂的方式来讲解科学知
识。如果所做的比喻与科学的严谨性产生了矛盾，我
会优先考虑通俗易懂，不惜损失一些准确性，不追求百
分百的正确。我会在科普和科幻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
界线：当我写作虚构类作品时，必须申明这是虚构类作
品，是一种科学幻想而不是科学事实。我反对某些打
着科普旗号兜售虚构类作品的做法。

在对待伪科学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不含糊，不
为了取悦大多数人而放弃自己坚持的科普目标。

我不敢奢求科普同行都能同意我的这些职业操
守，我只是抛出自己的态度，并坚持奉行。我想，假如
我是对的，自然会慢慢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假如其
中有一些是不合时宜或者没必要的，那也会被自然而
然地淘汰。

2019年起，科普作家、科普电影导演汪诘自筹经费，创作出《寻秘自然》系列科普纪录片。近期，该系列影片已在全国开

启超前点映活动。6月15日，他将来到湖北省科技馆和武汉的科学爱好者见面，分享他创作科普电影的心得。

汪诘希望科普电影不再是小众的类型片，而是受到全民欢迎的科学教育产品。他强调，科普电影需要更多的中国制作。

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专访汪诘，他表示，科学学习的不是十万个为什么，而是科学思考，真正要学的是思考过程。“开

启民智的关键在于科普，而科普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播科学精神。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知难而进，一次次实现转型
在做科普之前，汪诘是一名IT工程师。他创业

开了一家公司，做英语学习软件。那时候，白天他是
公司CEO，也是产品设计师；晚上他就泡在天涯论
坛、果壳网写科普文章。

慢慢地，他的一篇篇科普文章火了，他的粉丝越
来越多，读者天天留言催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收
到了出版社的邀请，开始做科普书籍的创作。

那段时间，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创作，一写就写
到凌晨一两点，每晚写五六千字，最终创作出了《时
间的形状》。书一面世，两个月就加印了三次。令他
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处女作获得第八届国家文津图
书奖。

2016年，付费音频节目兴起。汪诘开始全职做
科普，成为独立的科普人。同时，他的文字创作也没
有间断，《星空的琴弦》《亿万年的孤独》《太阳系简
史》等书籍陆续出版，反响热烈；自媒体电台《科学有
故事》荣膺喜马拉雅FM2018商业科技十大主播称
号。

2019年，汪诘萌生了做科普电影的想法。他从
小喜欢科学纪录片，大卫·爱登堡、卡尔·萨根、尼尔·
泰森、布莱恩·考克斯的作品给他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他想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挑战自己；另一方面
源于他对孩子教育的关注。他很希望自己的两个宝
贝也能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受到科学纪录片的启
发。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科技飞速发展，科技实
力日益强大，但顶级的科学纪录片却还基本是欧美
大厂做的。

汪诘想，既然国内没人做科普电影，那我来做
吧。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视频创作一窍不通的纯
小白。

当时，这个想法收获最多的是“做梦”两个字，很
多人对他冷嘲热讽，“你歇歇吧”“你好好写书就行
了，好好做音频节目就行了。拍什么电影？你以为
拍电影这么容易？”

顶着压力，汪诘加倍地努力。他说自己靠的就
是执拗，另外，还有两样东西不能少：一是热爱，二是
勤奋好学。以练代学、以战代学，是他最好的学习方
式。

用十年去做一流的科普电影
汪诘拍摄的电影里，有专业演员出镜，更多的是

群众演员。其中一场戏，拍的是飞机失事，需要50
个群众演员配合。招募消息一发出，报名者极其踊
跃。拍摄地点位于重庆一家航空学校，全国各地的
支持者都想来，甚至有志愿者要打“飞的”来重庆参
加拍摄，摄制组婉拒了好多热心的朋友。

汪诘团队在云南澄江拍摄古生物群时，不少当
地志愿者开车过来，义务帮摄制组当司机兼向导。
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听说汪诘要到云南澄江拍外
景，特意请假到云南自驾游，顺便把车子免费提供给
摄制组使用。

在汪诘的众多粉丝里，有大学老师、科技人员、
工程师、国企员工、创业者等等。有位开旅行社的粉
丝，甚至暂时停掉生意，跑来做志愿者，他说愿意为
科普“做点什么”。

这些朋友都给予汪诘莫大的鼓励和动力。
2019年汪诘拍《太阳系新知》，2020年拍《寻秘自

然》第一季，2021年拍第二季，紧接着是第三季……
现在影片正在院线上映，已经超前点映 500 多场
了。

国家电影局邀请他参加2023年全国电影交易
会路演，这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电影路演——汪诘
很感慨，从一个对视频创作初步摸索的小白，到带着
作品与一线电影发行公司、一线导演同台，这期间收
获了太多的艰辛与喜悦。

他始终记得第一天做电影时给自己立的目标：
用十年时间做国产科普电影，不是要做到国内最好，
而是要做国际一流。他说：“追赶很辛苦，但好在跑
了一段路了。现在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的山还
很高，我还要去攀登。”

汪诘


